
编辑 许 凌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王金伟 组版 王翠翠

2025年 7月 11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 周末·厚重
怀川A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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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姓
始 祖 苏 忿
生 ，出 生 年
月 不 详 ，是
有 苏 氏 后
裔 ，因 助 武
王伐纣而成
为西周开国
功 臣 ，与 周
公 、召 公 齐
名 ，封 于 温
（今温县）、
建 苏 国 ，辖
12 邑，官授
司 寇 ，主 管
刑 狱 ，耳 聪
目 明 ，明 辨
是 非 ，量 刑
准 确 ，决 罚
果 断 ，被 后
世 称 为 狱
神。《左传·
成 公 十 一
年》载：“昔
周 克 商 ，使
诸 侯 抚 封 ，
苏忿生以温
为 司 寇 ，与
檀伯达封于
河。”

古温大地 苏国之都

温县南面黄河，西接济水，物产
丰富，人杰地灵，古时称“温”，夏称
温国，商为畿内地，周克商后，因开
国功臣苏忿生受封于此而建“苏
国”，从此，温城与苏城合二为一，春
秋时始设温县，明清时隶属怀庆府
管辖，属“千年古县”，是温、苏、邢等
姓氏的起源地。

温县境内有温泉，四季常温，泉
水氤氲，千古涌流，清澈如玉。《怀庆
府志》记载：“温县有温泉，在县西五
里源（今五里远村），以此得名，今
涸。”《温县志》载：“相传泉流常温，
士忻以德，民利灌溉。昔人曾建亭
于上，时游赏焉。今亭与泉俱废，不
可设矣，说者谓黄河淹没其源，遂
淤。”

苏忿生是有苏氏的后裔，《汉
书·地理志》载：“河内郡‘温，苏子所
都’。”《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

“苏氏出自己姓……苏忿生为周司
寇，世居河内。”相传帝辛九年，殷纣
王带兵攻打有苏氏，并抢走了有苏
氏美女妲己。《竹书纪年》有载：“王
师伐有苏，获以妲己已归。”《国语·
晋语》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
己女焉。”苏忿生作为有苏氏首领，
对此事耿耿于怀，甚是不满，但忍辱
负重，不敢妄言，从此韬光养晦，宵
衣旰食。

商纣王（帝辛）暴政，与所属诸
侯国矛盾重重，犹其与周文王（姬
昌）的矛盾更为突出，因忌惮周国崛
起，将周文王囚禁于羑里城长达7年
之久。《史记·殷本纪》载：“纣囚西伯
羑里。”

羑里城位于朝歌城外汤阴县西
北，是商纣王单独关押周文王的监
狱，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
因周文王囚禁期间在“八卦”的基础
上，推演出“六十四卦”而被誉为周
易文化发祥地，又称“文王庙”。为
了营救周文王尽快出狱，周王室历
尽磨难，倾尽所有，通过苏忿生不断
向商纣王贡献美女佳丽、珍珠异宝，
并经苏妲己美言，纣王才言听计从，
从而放了周文王。史载：“（帝纣）爱
妲己，妲己之言是从。”

公元前1048年，“八百诸侯会孟
津”，拉开了武王代纣的序幕，两年
后，武王正式兴师伐纣，当西周大军
渡过黄河，行至温邑、邢丘（今温县
赵堡镇平皋村）时，受到了苏忿生的
拥护与款待，并积极提供军粮，备足
战马，主动加入了“伐纣”队伍。武
王伐纣成功，商朝灭亡，苏忿生功不
可没，被武王赐封温地十二邑，建苏
国，官授司寇，主要负责刑狱。《左
传·成公十一年》载：“昔周克商，使
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
伯达封于河。”

苏忿生所在封地主要有：温，苏
国都城，今温县西南古温城；原，今
济源西北郊原乡；絺，今沁阳市西
南，古絺城；樊，亦名阳樊，今济源市
东南；隰郕，今武陟县西南；攒茅，今
修武县大陆村；向，今济源市西南20

余公里故向城；盟，今孟州南；州，今
温县东北西张计村；陉，今沁阳西
北；隤，今获嘉县北；怀，今武陟县西
南，古怀城。

苏国十二邑均为富庶之地，交
通便利，景色优美，特别是首邑温，
又称为“苏城”或“苏封”，属古代重
邑，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
家薛瑄，作《登温县城》称赞：

古堞攀跻最上层，烟芜渺渺望
中平。

大河波浪排空浊，少室峰峦隔
岸青。

巷陌雨馀林影润，城壕风起柳
花轻。

平生最喜登高赋，况有沽来酒
满瓶。

辅佐周公 推进法治

苏忿生受封苏国，官赐司寇，是
《周礼》中设定的六卿之一，属周廷
重臣，“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
国，诰四方”。《中国人名大辞典》载：

“苏忿生，周武王时司寇，能敬狱事，
封于苏。”

西周时期的法治与商朝相比有
了明显进步，特别是作为掌握全国
刑狱工作的苏忿生，为维护周王朝
的统治，在“以德配天”的思想指导
下，汲取了商纣王残暴酷刑的亡国
教训，“明德慎罚”，在继承夏商五刑
（墨、劓、剕、宫、大辟）的基础上，新
增流、赎、鞭、扑四刑，形成“九刑”体
系。《汉书·刑法志》载：“周有乱政而
作九刑。”

苏忿生受封司寇后不断完善法
治责任体系，加强廉政建设，对小司
寇、士师等官吏，提出了“五过”廉政
要求，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
惟来”，凡办案、审判、监禁官员有

“五过”行为的，不仅要追责，还要入
罪。这是西周法治的一大进步，为
周之后法治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苏忿生还积极践行“礼刑并
重”，主张礼治、德治、人治，在西周
废除奴隶制后，大力改革狱制，将夏
商关押奴隶与罪犯混合的“圜土”，
转变为单纯关押犯罪分子、劳役刑
徒及社会危险分子的场所，并设“司
圜”一职，具体掌管监狱事务。《尔
雅·释名·释官室》：“狱又谓之圜土，
筑其麦墙，其形圜也。”《周礼订义》
曰：“圜土，狱城也”。为了强化刑
罚、监狱的教化功能，苏忿生还建立
并完善了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监狱
制度，如“嘉石”“流刑”，并把“劳役”

“减刑”等感化、奖惩制度用于执法
和囚禁。因此，苏忿生在民众心中
威望极高，被后世称为“狱神”。其
实，最早被封“狱神”的是尧、舜、
禹时期的司法长官皋陶，制“九
德”，颁《狱典》。苏忿生能
在皋陶之后再封“狱
神”，可见其执法之公，
断狱之明，功劳之大，
威信之高。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病逝，其
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苏忿生仍
然精诚辅佐，克己奉公，周公（旦）对
其评价甚高，在告诫成王的《尚书·
立政》中，盛赞：“司寇苏公，式敬尔
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
用中罚。”

西周东迁 苏国灭亡

苏忿生自任苏国君主，官赐司
寇后，始终如初，尊崇西周王室，加
强政治联姻，慎德明罚，行稳致远，
不仅为维护西周统治阶级利益和社
会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苏国
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筚路褴
褛，自强不息。

《史颂鼎》记录了史颂受命视察
苏国、掌握并执行苏氏之法的过程，
进一步证实了苏忿生在西周时期具
有崇高的政治威信和显著的司法功
绩。

苏国跨越西周、东周长达300
年，始终是周王室最为信赖的臣
国。苏忿生去世后，其后代依然世
袭爵位，在朝为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即位第二
年迁都洛阳，苏国依然是重要的诸
候国，与王城隔河相望，但到了周桓
王时，情况突变，周恒王竟把苏国的
大部分封地划给郑国，导致苏国与
周王室以及郑国的矛盾日益恶化，
后苏国虽被狄族所灭，但周王室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国虽然被灭，但古老的苏姓
且源远流长，人才辈出，战国时期的
苏代、苏厉、苏辟、苏鹄、苏秦“五兄
弟”，均为战略纵横家；西汉大臣、外
交家、民族英雄苏武，出使西域被匈
奴扣押19年，坚贞不渝，守节不移；
北宋“三苏”均位列唐宋八大家，名
垂青史，光芒万丈。

苏忿生去世后，葬于温县祥云
镇夏庄村北青峰岭上，这里有苏国
历代君主墓冢，招贤乡上苑村北有
温国故城遗址，现保存有城墙基址、
夯土建筑现遗迹。其中，苏园，又名
联珠台、联珠冢，属于古温国遗址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县城东北13公里
处，是与苏忿生、苏妲己等苏氏名人
有关的“千年古镇”武德镇，姜太公
亲赐“武德寨”，意为“止戈为武，仁
意为德”，秦时设武德县，汉时为郡，
隋时废郡改县，北宋熙宁年间，改县
为武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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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送来了新鲜的玉米面，
袋子刚一打开，那甜滋滋的味道
便扑面而来。这味道，如同一只
无形的手，把我的记忆径直勾回
了少年时的老屋。

那个时候，粮食比较紧张，
细粮更是少得可怜。玉米与红
薯就是我们的主食。早饭和晚
饭通常都是玉米面糊糊，或是玉
米糁稀饭，搭配着煮的、蒸的或
者烤的红薯。再夹上几根咸菜，
让它们浮在汤上，这样就算是一
顿饭了。中午的伙食要好一些，
是用高粱、豆子以及少许大麦混
合磨成的杂面做成的汤面条，配
着少量的玉米面窝窝头填饱肚
子。至于白面馍，那得等到过年
的时候才能有幸见到。

母亲是个极有办法的人，她
总是能够在贫瘠的生活中挖掘
出一点别样的滋味。有一天，她
用玉米面给我们煮小饼。她先
是用开水将玉米面烫好，这面要
烫得不软不硬刚刚好，然后再放
入一些糖精。糖精这东西，现在
想想总觉得有些不健康，但在那
个时候，它可是难得的甜味来
源。

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
母亲把和好的玉米面拍成一个
个小饼，轻轻地滑入沸腾的水
中。小饼刚放入水中时，是沉沉
地坠在锅底的。可慢慢地，它们
便悠悠地浮了上来，颜色也由浅
黄逐渐转为深黄，就好似被这水
唤醒了生命一般。

我们兄妹几个紧紧围在灶
台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那
些浮沉的小饼，喉咙里仿佛都伸
出了一只小手，迫不及待地想要

抓住那美味。母亲用笊篱将煮
熟的小饼一个个捞起，分到我们
的碗里，然后再在碗里添上几勺
汤。煮熟的小饼，外皮光滑如
镜，内里绵软细腻，咬上一口，甜
丝丝的味道在口腔中散开，竟有
几分像如今的汤圆，只是口感要
粗糙许多。我们顾不得烫嘴，便
大快朵颐起来。那时，我们觉得
这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那香
甜直入脾胃，口齿久久留香。

后来，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白面也成了家中常见的食物，煮
小饼就很少吃了。我曾问过母
亲，为什么不再煮小饼了呢？母
亲笑着说：“现在谁还吃那个
呀？”想想也是，食物如此丰盛，
又有谁会稀罕那粗糙的玉米面
小饼呢？

姑姑送的玉米面，我试着做
了一锅小饼，全家人吃着小饼，
各个吃得津津有味，还说“真好
吃”。但我吃着不再是当年的感
觉，没有母亲做的那种味道。只
是那甜滋滋的玉米面味道，让我
想起母亲温暖的手，想起我们兄
妹几个围在灶台边满心期待的
时光。

食物大多就是这样，它所承
载的从来都不只是那单纯的味
道。它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
轻一转，就能打开记忆深处那扇
门，让往昔的岁月如潮水般涌
来。如今，母亲早已离我们远去，
而那些关于煮小饼的回忆越发
清晰地刻在了心底。我煮小饼不
为别的，只为了能再次品味那逝
去的时光，感受那分藏在食物里
的深深眷恋。

1942 年，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也
遭到了抗战以来日寇最大
规模的“九二七”大扫荡。
为了保存力量，粉碎敌人扫
荡，八路军部队主力跳到外
线作战，我的家乡山东省寿
张县夹河区（现河南省台前
县夹河乡）成了敌占区，我
正在读书的抗日家属小学
也被迫解散了。目睹日寇
的烧杀抢掠，我心中十分愤
恨，同时也很希望能继续上
学读书。

日寇大扫荡后不久，八
路军武工队回来了，共产党
地下党组织也开始活动。一
天夜里，我五哥（地下党员）
领着两个陌生人来到家里，
后来知道他们是敌占区地下
县委的领导干部。他们白天
在我家里足不出户，夜里出
来进行抗日活动。一次，我
给他们送饭，其中一个人问
我上学了没有。我说，原先
在抗日家属小学上学，现在
学校解散了停学在家。那个
人说：“解放区有抗日中小
学，你要想去，我可以介绍你
到那里上学。”听到这一消
息，我很是高兴，便向父母要
求去解放区上学。开始父母
不同意，主要担心我年龄小
（13岁），离家太远，生活上
不能自理；还担心日伪军会
不时对解放区进行扫荡，一
个小孩在外太危险。后来，
在我的一再央求下，父母终
于同意了。

几天后，刚好地下县委
有事情要派我五哥去和解
放区联络，于是五哥就带着
我上路了。当时，正值冬
天，北风呼呼吹着，天寒地
冻。但是，我一想到可以到
解放区上学，心里就觉得热
乎乎的，走起路来很有劲
头。头一天傍晚，走到离我
们村子20多公里的一个村
庄，来到一个大户人家。五
哥敲开门，一位 50多岁的
男人走了出来，一看到五
哥，他马上把我们让到客厅
里，晚上还用酒饭招待我
们。我们在那里休息了半
夜，后半夜那户人家派了一
个人带着我们又上路了。
到了黎明时分，带路的人
说：“小心点，前面就要过封
锁沟了。”我们又走了不远，

只见前边有一条南北向又
宽又深的大沟。那个人小
心翼翼地领着我们爬沟，沟
坡又高又陡，我们费了很大
劲儿才爬过去。过了封锁
沟，带路的人给我们指点了
去解放区的路就回去了。
几年后，提起往事，五哥才
对我说那个大户人家是八
路军和地下党组织的秘密
落脚点。

过了封锁沟，就是游击
区，即八路军和日伪军经常
往来的地方，危险依然存
在。故此，我们走得很快，一
点儿也不敢懈怠，争取在天
大亮前通过游击区。又走了
两个多小时，太阳已从东边
高高升起，有的老乡已开始
在地里干活了，我们上前一
打听，得知这里已经是解放
区了，我们的心一下放了下
来。我们吃了点带的干粮，
又走了整整一天，直到天快
黑时，才赶到当时冀鲁豫行
署所在地——范县颜村铺
村。第二天上午，五哥先去
办了他的事情，然后领我到
行署教育科，递上介绍信。
行署教育科又开介绍信介绍
我到寿张县抗日第一高级小
学报到。

新的学校生活开始了。
当时，学校设在一个有几座
土坯房子的院子里。当时的
条件十分艰苦，主食吃的高
粱面窝窝和糊涂，夏秋季节
吃的菜是白水煮茄子和辣
椒，冬春季节就吃咸菜；不管
冬夏，睡的都是用高粱秆、豆
秸秆和麦秸秆铺在地上的地
铺。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同
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学校
里的课本都是抗日政府新编
的，除了语文、算术、地理、历
史等一些基本知识外，还有
政治常识课。除了上课外，
教师和学生参加抗日社会活
动也很多，还时常参加慰问
八路军伤病员活动。晚上，
学校还经常组织与当地儿童
团进行歌咏比赛。

1944年年底，我考上了
冀鲁豫边区抗日第一中学。
在那里学习到1945年 8月
初，对日寇的大反攻开始了，
学校领导动员学生参军参
战，我和十几名同学积极响
应，参加了对日寇的最后一
战。

求学记
□魏茂祥

□陈丽娟

瞿塘峡口彩云缠，
白城安卧孤岛巅。
公孙初建图帝业，
刘备征吴败孙权。
托孤叹洒英雄泪，
北伐憾终五丈原。
李白美篇传千载，
观景游客天下揽。

登重庆会仙楼

一柱拔地起，
巍耸镇八荒。
飞升赛火箭，
登临入天堂。
全城收眼底，
两江绕身旁。
雄姿冠川渝，
百鸟朝凤翔。

小时候
父亲的手掌是座山
粗糙纹路里藏着
未说出口的温柔
我爬上他肩头
看见比天空更远的远方

后来啊
父亲的脊背弯成桥
一头连着生活的重担
一头系着我的梦想
他用沉默的步伐
丈量出岁月的厚度

如今我读懂
他鬓角的白霜
是时光写给他的诗行
那些未说出口的爱
都化成深夜归家时
窗角永远亮着的光
而我多想
成为他眼中
永不褪色的骄傲勋章

父爱如山
□吴 丰

白帝城感怀
（外一首）

□朱立明

沙河夕照 杜青春 摄

■诗歌欣赏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w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


